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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考虑 安全网：实施基本服务无偿化 
 

井手英策（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要点 

● 除低收入人群外，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也感到严重不安 

● 建立全民“不产生弱势群体”的机制 

● 需要平衡提高消费税率等带来的受益与负担的关系 

 

 

在危机时代，不在少数，而是多数人的生活变得不稳定。在新冠疫情中，为“明天衣食住行”感到发

愁的低收入群体自不必说，为“将来”而感到担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身影也显露出来。后疫情时代，为国

民铺设的安全网需要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合理消除这两种不安。 

“安全网”这个术语通常让人想起是对生活困难群体的救济。但是，这个生活困难群体正在扩大，中

等收入人群开始被纳入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标准[家庭]模式变成了双职工家庭，但是，即

便如此，工薪家庭的收入在1997年达到峰值。目前收入不到300万日元的家庭占全体的34%，不到400万

日元的家庭占47%，回到了1989年的水平。 

 
根据内阁府的调查数据显示，9成以上的国民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但是“一亿总中流”的意义变质了，放弃结婚、生育、持家、消
费，维持普通生活的中产阶层的现状随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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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18年，衣、食、住、教育的支出呈持平或者减少倾向，有房比例也在下降。根据内阁府的调

查数据显示，9成以上的国民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但是“一亿总中流”的意义变质了，放弃结婚、生育、

持家、消费，维持普通生活的中产阶层的现状随之浮出水面。 

为生计奔波的人们失去了对他人生活困难的关心。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显示，回答让病人

去医院就医、对老年人、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没有住房者的支援等是政府的责任的比例，日本在35个国

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这也凸显日本社会的分裂状况。 

 

◆◆◆ ◆◆◆ 

 

能否打破这种局面呢？对生活困难群体展现不宽容的一面，同时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约8成的

日本回答者表示赞成“为了让国民都能安心生活，国家应该负责任”。 

从部分救济到整体保障。在这一理念下，笔者一直以来都在提倡在教育、医疗、看护、残疾人福利等

方面，要实施向全国人民无偿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基础服务的政策。也就是向国民之间生活互相保障

相互扶持的社会迈进。 

基础服务的无偿化将“帮助弱势群体”变成“不产生弱势群体”。如果医疗免费的话，就不再需要占

低保生活费4成以上的医疗补助。看护和教育实施无偿化，也就不再需要对看护、教育、就学等进行另外

支援。救济的标志消失了，变成了人人都作为具有尊严的权利利用服务、创造公平的社会。当然也有老年

人、残疾人、单亲家庭等需要收入保障的人。对他们的支持不应该采取最低限度的措施，而应该进行“有

品位的最低保障（decent minimum）”。生活补助和失业补助的扩充，创建永久性的住宅津贴等即相当于此。 

需要注意这里使用的是“保障”这个词。即使是高收入的高能量夫妇，如果其中一人失业，家庭年收

入也会急剧减少，支付教育费和住房还贷也会变得困难。在日本，公共保障力度很小，自我负担比重大。

丧失工作是所有人共同的风险。有品位的最低保障就是应该对应对这样的共同风险，而不应只是固定在对

就业困难群体的保护策略中。对生活困难群体表示冷淡的中产阶层，通过基楚服务和有品位的最低保障，

可以将他们从对将来的不安中解放出来。而且受益者为全国民，对非法领取的怀疑也会消失。在促进消除

社会分裂的同时，为明天生活奔波的“低收入”群体也和中间阶层一样得到保障。 

如果消除中产阶层对未来的不安，巨额存款将流向消费和投资，从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另外，服务

的无偿化比起富裕阶层更可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参照表）。再加上有品位的最低保障，经济

上的不平等将得到戏剧性的纠正。以基楚服务和有品位的最低保障为车的两轮，大胆地保障人国民的生存

和生活。以上就是笔者的“生活安全构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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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期间政府对每个国民分发的特别定额补助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向每人一并支付10万日

元总共需要13万亿日元的预算，但是2019年实施的幼儿园、保育所的无偿化只需约8千亿日元。与向所

有国民支付的基本收入型发放现金不同，只限于部分有需求的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的无偿化可以限控制

不必要的成本。 

下面试着按照生活安全网理念重新分配一下特别定额补助金13万亿日元，看能做哪些事情。（1）以全

国民为对象将大学教育、看护、残疾人福利进行无偿化，现役劳动人员的医疗费负担降低到2成。②创建住

房补贴，每月面向占整体约2成的1200万户支付2万日元。③失业补助从现在开始每月增加5万日元。 

加大力度减轻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向就业困难群体每人每年支付84万日元。生活安全网是向以低

成本的服务为中心进行补助，将现金发放集中在就业困难群体，来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 

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财源。结论是，如果再提高 6%的消费税，不仅可以实现 1 年的幼儿园和保育

园子的无偿化、低收入群体的大学学费无偿化，还可以实现医疗、护理、中等收入群体以上的大学教育的

无偿化。另外，义务教育的伙食费、学用品费、修学旅行费也将被无偿化，护士、护理师、保育员等的工

资也可以提高。当然，没有必要限定于消费税。但是，消费税提高1%会提高2.8万亿日元的税收，另一方

面，根据2015-2019 年的数据，即使提高收入超过1237 万日元所得税的1%，也只不过产生1400 亿日元

左右的税收。即使提高1%的法人税，也只能确保5千亿-6千亿日元左右的税收。以消费税为中心确保财

源的同时，适当地组合所得税、法人税，确保税间的公平性或许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日本国民以往的作法是通过储蓄来为将来做准备，继而减轻税金的负担。因此，即使增加上述负担，

国民税金负担率也只停留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不能完全说单纯地增加了负担。这是因为，

以往虽然税金便宜，但大学学费、医疗费、看护费都由每个人负担，从宏观上看，自己的负担只是换成了

税负担。但是社会会改变。“自己的问题自己责任”的社会将成为连带互助的社会，对未来的安心将成为

竞争和经济成长的跳板。 

经过新冠疫情，政府发放福利补助开始普遍化，对收入的限制也有放宽的动向。在重视保障原理的笔

者眼里，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变化，但没有财源论的发放福利与大撒币无异。 

目前关于日本财政政策的讨论限于物价上涨对策的散漫财政和为避免财政危机的紧缩财政的二选一。

但是，两者的根源平衡点应该是按“必要性和充分性原则”。在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确定社会的需

求，讨论用哪个税向谁寻求多大程度的负担。通过挖掘需求、有责任的充足来整合社会才是财政的作用。

缺乏财源论的散漫财政、轻视需求的紧缩财政都只是量的差异，未能抓住财政的本质。 

通过从正面审视受益和负担的平衡，追求社会的公正，建立共同拥有安心和分担痛苦的连带互助社会。

对笔者的这种一贯主张或许有异议，那也正常。因为在当今政治中最缺乏的就是围绕社会应有的存在方式

的理念的斗争。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3年10月8日的专栏《经济教室》中，

题目为“重新考虑 安全网（中） 实施基本服务无偿化”。经笔者许可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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